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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背景下中国传统制造业
转型升级研究

罗序斌
（江西师范大学，江西 南昌３３００２２）

摘要：作为一种新的战略性人造资源，互联网信息技术及应用是驱动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
的内生力量。传统制造业是一个相对的概念，与先进制造业的区分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组织
和产业价值链等方面，一定条件下，通过高新技术或先进适用技术的改造，在制造技术和研发等方
面达到先进水平，能够转型升级为先进制造业。中国传统制造业虽大但还不强，特别是以互联网为
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传统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使得中国以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
的传统加工贸易模式难以为继，而且“互联网＋”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也倒逼中国传统制
造业转型提速，突破“低端锁定”，满足消费需求的不断升级。“互联网＋传统制造业”＝传统制造业
“新型化”。要在传统制造业领域广泛应用互联网信息技术，推进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深入融合，实
现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四化”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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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８７年，美国著名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Ｒｏｂｅｒｔ　Ｓｏｌｏｗ）提出了影响深远的索洛悖论（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ｖｉｔｙ
Ｐａｒａｄｏｘ），即互联网信息技术的投资与投资回报率之间没有明显的关联，但进入２０００年以后，世界各国生产
率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互联网信息技术应用的部门，从实践上破解了“索洛悖论”［１］。２０１２年１２月７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腾讯公司参观考察时指出，现在人类已经进入互联网这样一个历史阶段，而且这个互联
网时代对人类的生活、生产、生产力的发展都具有很大的进步推动作用。比如，传统广告加上互联网成就了
百度，传统集市加上互联网成就了淘宝，传统百货卖场加上互联网成就了京东，传统银行加上互联网成就了
支付宝，传统的安保服务加上互联网成就了３６０，而传统的红娘加上互联网成就了世纪佳缘……［２］。以互联
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目前已成为驱动经济发展的新引擎。
制造业是国民经济增长的基石，也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创新及应用的主战场。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个国家

真正的竞争力在于制造业。英美日德等发达国家的崛起，尽管路径不同，时间有先有后，模式也各具特色，但
共同之处在于其快速崛起的过程中都以制造业的增长为支柱。按照我国最新的《国民经济行业分类》（ＧＢ／
Ｔ４７５４－２０１７），制造业门类众多，包括食品制造业、纺织业、家具制造业、医药制造业、汽车制造业、橡胶与塑
料制造业等在内的３１个行业大类。其中，传统制造业的比重接近９０％［３］，但大多还处于１．０的发展阶段，
增长方式粗放，有较大的进步空间。此外，中国传统制造业当前还面临严峻的国际挑战：一方面马来西亚、越
南等新兴发展中国家积极参与全球制造业再分工，承接产业和资本转移；另一方面美国、德国等西方发达工
业国家也先后提出并推进实施“再工业化”战略。在此背景下，中国传统制造业如何转型升级成为亟待解决



的重大问题。基于近年来互联网信息技术改造升级传统产业的实践以及互联网发展趋势的深刻洞察，２０１５
年，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将“互联网＋”上升为国家发展战略。这为转型阵痛中的中国传统制造
业提供了行动指南。在传统制造业中广泛应用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于推动传统制造业的
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进而实现提质增效与转型升级，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要充分发挥
“互联网＋”在传统制造业中的驱动力量，促进两者的深入融合，其首要前提是要精准把握“互联网＋”背景下
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发展现状。唯有如此，才能在快速更迭的产业创新中“转舵定向”，找出中国传统制造业发
展的新方位，才能更好探索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及模式。鉴于此，本部分以下内容主要研究三个问
题：一是何为传统制造业，传统制造业的本质内涵是什么？这是本研究的逻辑起点。二是“互联网＋”背景下
中国传统制造业遇到了哪些新问题？这是本研究的现实基础。三是转型升级中，如何通过互联网信息技术
的应用实现中国传统制造业“新型化”？这是本研究的目的所在。

一、“互联网＋”背景下何为“传统制造业”———一个模糊概念的理论辨析

研究“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制造业如何创新发展，首先会涉及到一个基本的概念问题，即传统制造业是
什么，与先进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等有何区分？只有从理论上将此概念辨析清楚，才能为后续的相关研究奠
定基础。追根溯源，传统制造业这一提法产生的背景大致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第一，信息技术革命成果特
别是互联网信息技术在制造业中的广泛应用，推动了制造业集成创新，使得制造业内部有了质量层次的变
化；第二，传统工业范式下的粗放型工业增长模式与现代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内在要求不符，需要转型升级。
可以说，传统制造业是近１０年来出现频率非常高的一个词汇，时常见诸于微信、博客、报纸等各种新闻媒体。
虽然如此，但传统制造业至今还不是一个规范的学术术语，鲜有学者专门对其进行严格的界定，其内涵和概
念的边界也比较模糊，更多是作为一个参照系见于先进制造业、新型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等的研究之中。比
如，黄烨菁（２０１０）在研究先进制造业的过程中就认为传统制造业是相对于先进制造业而言的，而先进制造业
并不是在现有产业划分标准下新设的一个行业类别或者按照新分类标准划分出来的一个新行业群体［４］。李
廉水和程中华（２０１５）也有关于传统制造业的精辟阐述，认为新型制造业是传统制造业的发展方向，而传统制
造业是一种大规模、标准化、高效率的生产模式，是一种依靠大量的自然资源投入、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粗放
型发展道路［５］。黄鲁成和张二涛等（２０１６）从价值链的角度对传统制造业与高端制造业进行了区分，认为高
端制造业是处于制造业价值链的高端环节，不断融合信息技术和高新技术等方面的成果，并将这些先进制造
业技术应用于制造业产品全生命周期，实现信息化、智能化、生态化生产，取得良好的经济社会和环境效果的
制造业活动总称［６］，据此概念做进一步推断，就可认为传统制造业处于价值链的底端环节。综上，就传统制
造的概念而言，目前文献虽有论及，但较分散、不系统。本文认为传统制造业是一种与传统工业相对应的生
产范式，与新型制造业、高端制造业等先进制造产业的区分主要表现在生产技术、生产组织和产业价值链等
方面。

（一）从生产技术上看，技术创新水平低是传统制造业的第一特征
生产技术有物化在机器设备、劳动工具上的技术，也有体现在人身上的技能和知识，也即人力资本。比

如，２０１５年２月，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布的《美国的先进产业》报告就从技术研发投入和技术工人数量这两
个角度，提出美国产业先进与否的判别标准：一是每个产业工人的技术研发支出应该超过４５０美元，或者是
位于产业前２０％；二是产业队伍中拥有理工科学位的高技能型人数占比必须高于全国的平均水平，或者在
本产业中所占比重达到２１％以上［７］。就此而论，目前我国大多数传统制造业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研发投入
与国际水平差距较大。
然而，生产技术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演进。因此，从这种意义上说，传统制造业也是一个相对和动

态的概念。事实上，产业革命史料已经证明，生产技术是产业形态从“传统”演化到“先进”，是产业结构从低
端转向高端的决定性因素。产业革命不是由于偶然出现的新技术大爆炸而自发产生的，从新生产技术出现
到产业结构根本性变化也不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而是技术经济范式有序转换的过程，是产业从“传统”向
“先进”不断跃升的动态演化过程。比如，进入１８世纪以来，人类社会已经有英国革命时代（１７７１年阿克怀
特工厂开工），蒸汽与铁路时代（１８２９年“火箭号”蒸汽机组在利物浦—曼彻斯特铁路线上试车），钢、电与重
型机械时代（１８７５年匹兹堡卡耐基—贝西莫钢铁厂投产），石油、汽车和大规模生产时代（１９０８年底特律第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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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福特Ｔ型车下线），以及电信与信息时代（１９７１年加州第一个英特尔微处理器问世）等５次重大的技术经
济范式。每一次生产技术上的重大变化都会带来产业技术上的升级，都会极大地提升制造业的生产效率，会
促进“传统”和“先进”之间的不断更替。因此，传统制造业是先进制造业形成发展的基础，先进制造业是传统
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方向。比如，在２０１２年１２月国家统计局印发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分类（２０１２）》中战略性
新兴产业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生物产业、高端装备制造产业、新能源产业、新材料产业、
新能源汽车产业等七大产业；２０１３年８月３０日国家统计局制定的《高技术产业（制造业）分类（２０１３）》中高
技术制造业包括医药制造、航空航天器及设备制造、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医疗仪器
设备及仪器仪表制造、信息化学品制造等，以及《中国制造２０２５》按照先进制造业遴选判定标准和发展要求，
部署的战略领域，有很多是运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材料技术、新能源技术等先进技术改造后的传统制造
业。这些先进制造业或者“新”传统制造业，是先进技术化的传统制造业，保留了传统制造的基本躯干、更换
了技术心脏，但与传统制造业又紧密相连［８］。足见，“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制造业通过以互联网为核心的
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改造，在生产制造和研发技术等方面达到先进水平，同样能够从传统制造业跃迁成为先进
制造业。

（二）从生产组织上看，生产组织活动多集中在企业内部，相对封闭
传统制造企业的生产组织活动往往遵循规模经济规律，增加产品产量降低生产成本，基本上是在单个企

业的边界内完成。但随着“互联网＋”时代消费者个性化需求以及共享开放经济的来临，这种方式越来越不
适应，亟待向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转变。比如，一些先进制造业之所以是“先进”，其最大的特点就是生产要
素的组织管理以及产品增值完成的全过程不再受单个制造企业有限资源总量的约束，而是能够突破单个企
业边界，向外部延伸，将设计、研发、生产、物流、营销等生产经营环节有选择地分离出来，不做“大而全”，而是
专注核心环节、优势部分，做“小而精”、“优而特”。在这种开放式生产组织活动过程中，传统制造企业不仅能
够将更加优质的各类外部资源引入到产品增值链中，也能够利用外部的力量将市场分工的边界推进到尽可
能广的范畴。
目前，有以下几种较为先进的生产组织方式：一是生产环节的协同生产。“互联网＋”背景下，很多传统

制造企业都在谋求生产组织方式的变革，将企业的“非核心生产环节”通过外包、众包或企业联盟等手段转移
到企业外部，进行协同生产。这种方式既改变了传统制造企业原有的生产架构，也引发了企业生产要素的重
新配置和生产链条各个功能环节的组织调整，进而影响着整个产业的专业化分工，使得“生产分离”，大量中
间产品生产独立于其他价值链环节。二是服务环节的外部化供应。比如，以物流和技术服务为代表的各类
生产服务活动从企业中独立出来，由外部的专业性服务企业完成，从而引致企业生产组织活动从过去注重企
业内部之间的协调发展转化为强调企业与外部交易的组织与协调，这一方面提高了服务供应的专业性，但另
一方面也增大了各个环节之间连接的复杂性。而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一代信息技术为这种服务外部化供应
提供了技术载体。如今越来越多传统制造企业的竞争焦点和利润来源已经从生产制造环节转移到服务环
节，开始逐步转型成为“服务导向型”的制造企业。这种发展趋势既是传统制造业和先进制造业在生产组织
模式的一个显著差异，也是“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制造业创新发展的必然要求。三是地理空间上的产业集
聚。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改变了制造业传统分散的生产组织形式，使得产业发展呈现网络化集聚
的新态势，发展的阶段逐步上移，从低级的集群向高级的集成阶段转化，进入了自组织、自学习形成和成长阶
段，而跨主体、跨领域、跨集群、跨区域的开放、合作、共享是其重要特征。美国、德国、日本等国家为了推进传
统制造业集群层面的转型升级，还专门组建了一些以公司型为主的产业集群组织。作为连接政府和市场的
纽带，这类组织是政府、市场、社会多元合作创新的促进机构，能够将政府、企业、高校、金融机构、中介组织等
不同行为主体集聚在一个地理空间，并依据专业化分工和协作关系筑成一个高度集群网络化发展的命运共
同体。

（三）从产业价值链上看，传统制造业处于微笑曲线的底端，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
微笑曲线是台湾宏基集团创办人施正荣于１９９２年提出的著名商业理论。在微笑曲线上，产业链分为研

发与设计、生产与制造、营销与服务三个区间，且不同的区间拥有不同的附加值。施正荣认为，微笑曲线两端
分别表示具有高附加值的研发和市场营销环节，曲线的中间底端部分代表低附加值的产品制造环节。一般
认为，传统制造企业只有从生产制造环节不断移向研发、营销等高附加值环节，才能够扩大利润空间，提升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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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竞争力。
自从微笑曲线理论问世之后，人们给予了高度关注，并被众多学者应用于各个行业的研究分析和政策设

计中，使之成为指导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的一个基础性理论。但也有很多学者提出不同的观点，认为微笑曲
线并不具有普遍性，比如日本的制造业，特别是机械、汽车等传统制造产业，其价值链就是一个“倒微笑曲
线”，其中，生产制造和组装环节依然是企业利润的主要来源，制造和组装能力仍然是这些传统制造行业的竞
争力所在［９］。从理论上说，传统制造业价值链曲线不只存在 Ｕ型和倒Ｕ型两种类型，应该是一个不断变化
的连续谱；而标准微笑曲线的Ｕ型和倒Ｕ型只是这个连续谱中的两个极端［１０］。这意味着并不必然存在研
发、营销环节的获利水平比产品制造环节高，仅仅改变微笑曲线价值链上所处的位置不足以实现中国传统制
造业的转型升级［１１］。深入分析发现，微笑曲线的不同端、不同区间之所以存在不同的产品附加值，表面上看
是生产制造、研发、营销等不同环节具有不同的获利水平，根本上却在于这些环节的劳动生产率存在显著差
异。中国传统制造业之所以被称之为传统，并不是因为当前我国是一个“世界工厂”“制造车间”，生产活动还
主要停留在产品加工制造层面，没有向前后端延伸，而在于我国生产制造环节劳动生产率相对低下。因此，
价值链高端、低端也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在一定条件下，微笑曲线产业链中的生产制造环节也能成为价值链
高端环节［１２］。

二、“互联网＋”背景下中国传统制造业面临的新挑战———一个直观经验的分析

“互联网＋”的提出是中国传统制造业发展史上的重要拐点。以此为基础，可以将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发
展大致划分为两个重要历史时期：第一个阶段是改革开放以来到２０１５年“互联网＋”战略的提出。在此阶
段，中国传统制造业快速增长，在世界经济中占据重要地位。比如，从中国制造业的行业分类构成来看，传统
制造业是主体；从国际竞争力来看，中国传统制造业与德国、日本、韩国和美国同为第一方阵，甚至在部分细
分领域，我国传统制造业还要遥遥领先。在制造业全部３１个大类中，我国在化学工业、食品加工制造、机械
制造、汽车制造等七大类行业的实际增加值名列全球第一；在５００多种主要传统工业品中，我国有２２０多种
产量居世界第一；传统工业制成品占比达到了全球的１／７［１３］。但这个阶段传统制造业的主要特点是“大而不
强”。第二阶段是“互联网＋”战略提出之后，即中国经济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阶段。在此阶段，支撑
中国传统制造业发展的内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互联网已成为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驱动力
量。那么，互联网及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对中国传统制造业构成了哪些冲击，产生了哪些影
响，尚需研究。这既是“互联网＋”时代传统制造业本质内涵进一步深化的理论需要，也是新形势下传统制造
业转型升级的现实要求。为此，本部分将中国传统制造业纳入“互联网＋”背景之中对其面临的新挑战进行
全方位审视和考量。

（一）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在制造业领域的广泛应用，将使中国以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参与
国际分工的传统加工贸易模式难以为继

国际视角下的产业迁移是以传统的国际贸易比较优势理论为基础的。迄今为止，人们普遍认同，在比较
优势理论的影响下，全球制造业已经发生了四次产业大迁移。第一次大致是在２０世纪初，工业革命先行者
英国将部分“传统”制造业的“过剩产能”向美国转移；第二次是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美国将钢铁、纺织等一些传
统制造产业向战败的日本、德国转移；第三次是２０世纪６０－７０年代，战后崛起的日本、德国将从美国、英国
等发达工业国家承接而来以及本国内的传统加工制造业转移到亚洲“四小龙”和部分拉美国家；第四次始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欧美日等一些发达国家和一些新兴工业国家在全球配置制造资源，将传统制造业转移到生
产要素成本更低的发展中国家。从这四次迁移的路径来看，传统制造业大迁移是以比较优势为遵循，按照产
业梯度、势差来进行的，表现为从经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转移，从技术领先国家向技术落后国家转移，从
劳动力成本高地区向成本低地区转移。这一方面满足了传统制造业转出地产业转型升级的需要，有利于集
中力量发展优势产业，另一方面也带动了产业承接地的经济发展。
迄今为止，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因掌握了核心制造技术，在国际竞争中继续扮演着世界先进制造业引领者

的角色；拉美、东南亚等国家和地区因拥有丰富的原材料，成为了制造业原材料和能源的供应基地；而我国因
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目前还是制造业加工生产集聚地。但随着中国人口结构的老龄化以及近年来劳动
力平均成本的上升，中国在传统制造业领域难以继续保持低劳动力成本竞争优势。比如，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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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示，改革开放４０年以来，中国６５岁及６５岁以上老年人占比逐年上升，１９８２年４．９％，２０００年７．０％，２０１６
年１０．８％，２０１７年１１．４％；与之相反，１６至５９周岁的劳动年龄人口自２０１２年以来连续逐年递减，２０１７年
降至９．０２亿，比上年减少了５４８万。劳动适龄人口的大幅度下降使得劳动力供给短缺，带来了劳动力工资
的普遍上涨。在对珠三角、长三角等一些制造业基地进行劳动力成本调查中了解到，近年来我国传统制造企
业人工成本的上升要明显快于原材料成本的上升，且中小制造企业人工成本在总生产成本中达到了１５％；
而且大约有３０％－４０％的受访企业明确表示，难以承受劳动力成本过快上升，打算将工厂迁移到劳动力成
本相对较低的地区。欧盟投入产出数据（ＷＩＯＤ）分析显示，中国传统制造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在２０００－２０１７
年间总体上呈现逐步增加的趋势，行业平均工资水平超过了大多数东南亚、拉美、非洲等地。比如，截止到
２０１４年，中国大陆地区的劳动力正常月薪平均数达到了６８５美元，而同期该数字在越南为２１２美元、菲律宾
２１６美元、泰国４０８美元［１４］。正因如此，目前东南亚国家正以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从中国“分流”劳动密集
型制造业。
特别是随着云计算、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在传统制造业领域的广泛

渗透和应用，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优势更将难以维持。“互联网＋”时代，互联网作为一个重要的战略性
人造资源，不仅影响着传统制造企业的生产经营模式，也彻底改变了国际贸易中比较优势格局，促使传统制
造业正在发生新一轮大迁移，也即第五次传统制造业全球大迁移。在这次已经“悄然发生”的产业变迁中，以
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降低了世界各国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成本，使得中国的一些传统制造加工业
开始逐步向智能制造技术发达的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回流”。比如苹果公司、富士康科技集团等就在美国设
厂。据波士顿咨询公司的研究表明，“互联网＋”时代，零件、机器和人之间的互联互通将使传统制造企业的
生产率提升２０％－３０％，汽车制造企业生产率提高１０％－２０％；比如，以德国为例，德国工业４．０的大范围
推广，将使德国制造业总成本降低５％－８％，其中自动化、智能化的物流为传统生产制造企业节省的成本最
大，将达到５０％。而且新一代智能装备将对劳动力需求量产生明显的替代效应，其中运输工具、计算机和电
子产品、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四个行业中有８５％的生产工作能被智能装备替代。未来十年，这四个行业的
机器人装机量将占据制造业整体机器人装机量的四分之三，其中，运输工具行业约占４０％，计算机和电子产
品约占２０％，电气设备和机械设备约占１５％；到本世纪２０年代末，制造业的机器人装机量将达到饱和。毫
无疑问，这种趋势将会让中国传统制造业的劳动力优势荡然无存。调查中虽然了解到，目前东部沿海地区的
一些传统制造企业正在积极转型升级，对接“互联网＋”，在制造车间大量使用工业机器人，并涌现一股“机器
换人”热潮，但与国外相比，差距还是比较大。从工业机器人应用数据来看，截至到２０１６年，韩国制造业每万
人中工业机器人保有量高达６３１台，新加坡为４８８台，德国为３０９台，日本为３０３台，美国为１８９台，而中国
仅有６８台。

（二）“互联网＋”背景下高质量发展的时代诉求，倒逼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提速，突破增长方式的“低端
锁定”
推进传统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互联网＋”时代实施质量强国战略的应有之义。但目前人们对于如何评

价传统制造业的发展质量，还尚未形成一个广为接受的标准［１５］。综合已有文献，本文认为传统制造业的高
质量转型应重点从产业绿色发展和产品质量两个方面来进行评价和衡量。然而，“互联网＋”背景下，无论是
环境污染问题，还是产品质量问题，公众参与度更高，社会影响力更大，致使中国传统制造企业面临着前所未
有的舆论和市场压力。

１．绿色发展方面，重点考察工业污染，解决既要金山银山，也要绿色青山的问题
有关制造企业环境污染方面的指标，目前大多数学者采用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等指标来进行考量，但随着

中国工业进程的快速推进，中国近年来出现了一个新污染源，即雾霾，受到了网民的广泛关注。研究表明，发
展中国家的工业投资是雾霾污染形成的主要原因［１６］。然而，现有关于雾霾污染的研究大多数关注ＳＯ２、

ＣＯ２、ＣＯ、ＴＳＰ、ＡＰＩ以及ＰＭ１０等常规污染物，对雾霾污染的罪魁祸首ＰＭ２．５的探讨相对匮乏［１７］，原因在
于雾霾污染的数据难以获得。目前有关中国雾霾污染的数据以２０１４年为分界点。一是２０００－２０１４年，这
段时间内的数据转引自美国耶鲁大学环境法律与政策中心（ＹＣＥＬＰ）联合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地球科学信息
网络中心（ＣＩＥＳＩＮ）、世界经济论坛（ＷＥＦ）发布的用于评价环境绩效指数而收集的ＰＭ２．５原始数据。耶鲁
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和巴特尔研究所等单位研究人员对全球ＰＭ２．５浓度进行了长期的卫星监测，并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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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的栅格数据转化为全球ＰＭ２．５浓度年均数值。这一数据在国内外相关研究中得到了广泛认可。从这
个数据来看，中国雾霾污染在５５个调查样本国家中最高，年均浓度达到了４５．１３微克／立方米，比排名第二
的印度要多出１６．７８微克／立方米，而美国、日本、德国等工业化强国大气污染程度较低，分别为１４．３３微克／
立方米、９．２９微克／立方米、１２．２５微克／立方米。二是２０１４年之后中国公布的官方数据。近年来雾霾事件
的频发，特别是２０１３年“十面霾伏”蔓延至２５个省份、１００多个大中型城市，严重影响了中国经济发展质量。
中国从２０１４年开始监测和统计ＰＭ２．５数据。生态环境部通过互联网实时发布全国主要工业城市的雾霾污
染数据，国家统计局也对北京、天津、上海、广州、沈阳等在内的１１３个重点城市的ＰＭ２．５数据进行统计。数
据显示，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中国重点城市ＰＭ２．５年度平均浓度逐步下降，从２０１４年的６６．９３微克／立方米，下
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４８．５８微克／立方米，四年平均浓度为５５．２９微克／立方米，但仍高于ＰＭ２．５年平均浓度为
３５微克／立方米的国家标准。如表１所示，京津唐、长三角、珠三角、辽中南等四大传统的工业基地就有三个
严重超标。其中，以钢铁、机械、化工、电子、纺织等为主的京津唐工业基地的雾霾污染最为严重，ＰＭ２．５平
均超标率１１６．１９％；以钢铁、机械、石油化工等重工业为主的辽中南工业基地次之，平均超标率５４．２９％；轻
重工业都比较发达的长三角工业基地ＰＭ２．５平均浓度超标率也达到了４８．２１％；以服装、电子、玩具、食品
等轻工业为主，以及近年来转型速度较快的珠三角工业基地ＰＭ２．５基本达标。

表１　２０１４－２０１７年中国四大工业基地主要城市雾霾污染情况

工业基地 主要城市 细颗粒物
（ＰＭ２．５）

平均浓度（μｇ／ｍ
３）超标率（％） 平均超标率（％）

京津唐
工业基地

北京 ７４．５０　 １１２．８６
天津 ７１．００　 １０２．８６
唐山 ８１．５０　 １３２．８６

１１６．１９

长三角
工业基地

常州 ５６．７５　 ６２．１４
杭州 ５４．００　 ５４．２９
南京 ５４．７５　 ５６．４３
南通 ５１．２５　 ４６．４３
宁波 ４１．５０　 １８．５７
上海 ４７．２５　 ３５．００
苏州 ５３．００　 ５１．４３
无锡 ５６．５０　 ６１．４３

４８．２１

珠三角
工业基地

广州 ３９．７５　 １３．５７
深圳 ２９．７５ －１５．００
珠海 ３０．２５ －１３．５７

－５．００

辽中南
工业基地

鞍山 ６３．００　 ８０．００
本溪 ５０．５０　 ４４．２９
大连 ４３．５０　 ２４．２９
抚顺 ５０．５０　 ４４．２９
沈阳 ６２．５０　 ７８．５７

５４．２９

　　　　　　　　　　注：ｐｍ２．５标准为年平均浓度限３５微克／立方米

资料来源：根据对应《中国统计年鉴》的相关数据计算所得

２．产品质量方面，重点考察工业产品是否能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质量需求
当前，中国传统制造业难以满足“互联网＋”背景下消费升级的需要，有待突破产品的“低端锁定”。主要

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高品质商品的供给难以满足“互联网＋”背景下消费顺势升级的需求。联合国粮农组
织曾根据恩格尔系数的高低，对世界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进行了阶段划分，即一个国家的平均家庭恩格尔系
数如果大于６０％，则为贫穷；５０％－６０％为温饱；４０％－５０％为小康；３０％－４０％属于相对富裕；２０％－３０％
为富足；２０％以下为极其富裕。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２０１７年，全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到了２５９７４
元，恩格尔系数为２９．３％，已达到了联合国的富足标准。然而，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以及移动互联网的
兴起，我国城乡居民的消费需求正由生存型需求向发展享受型需求全面升级，价格不再是最重要的考虑因
素，消费者更加关注商品的质量。但当前国内传统制造行业产品供给无法充分满足“互联网＋”时代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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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质量需求。
有关传统制造工业产品质量抽查数据显示，２００８年以来，国家监督抽查的制造业产品批次不合格率虽

从１５．５１％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８．５％，省级监督检查不合格率也从１３．０９％下降到２０１６年的６．２８％，但２０１７
年全国制造业产品质量优等品率只有５７．１０％。且不同类产品之间的质量不合格率差距较大，其中食品制
造工业产品质量相对较高，不合格率较低，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２．７３％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３．４％，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间
不合格率均值为５．０６％；农业生产资料的不合格率次之，从２００８年的１５．１５％下降到２０１７年的５．２０％，均
值为９．６４％；建筑与装修材料第三。产品质量问题严重、产品不合格率批次较多的是工业生产资料和日用
消费品。统计数据表明，２００８年工业生产资料产品质量不合格率为１９．２６％，到２０１７年下降到９．６５％，下
降了１０个百分点，但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年间不合格率的均值仍然高达１３．９４％；２００８年日用消费品的不合格率也
有１８．２４％，到２０１７年仍为１４．４％，与２００８年相比几乎没有变动。可见，我国传统制造行业的产品不合格
率较高，产品质量难以满足消费者的需求。二是互联网使产品质量更加透明。目前，“网购”已经成为当前人
们的主要消费模式。淘宝、天猫、京东等互联网电子商务平台不仅有利于传统制造企业推广、销售商品，同时
也有利于消费者比较产品质量信息。相对于传统商业模式，这种线上消费使得用户的选择度、自由度更大，
大众点评机制也有利于倒逼传统制造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表２　产品质量抽查情况（２００８－２０１７）（单位：％）

年份 国家抽查产品不合格率
食品
不合格率

日用消费品
不合格率

建筑与装饰装修
材料不合格率

农业生产资料
不合格率

工业生产资料
不合格率

省级监督抽查
不合格率

２００８　 １５．５１　 １２．７３　 １８．２４　 １４．１２　 １５．１５　 １９．２６　 １３．０９

２００９　 １２．１６　 ８．７４　 １２．２８　 １５．４３　 １３．０１　 １５．７１　 １２．３８

２０１０　 １２．４０　 ５．４２　 １４．５０　 １４．２７　 ９．８６　 １８．０１　 １１．６４

２０１１　 １２．５０　 ４．８９　 １３．５４　 １１．９５　 １２．７９　 １９．０５　 ８．３０

２０１２　 １０．１８　 ４．６４　 １０．７１　 １３．３５　 ９．３２　 １１．９２　 ７．３４

２０１３　 １１．１３　 ３．６４　 １２．８５　 １０．２８　 ８．７７　 １３．６５　 ８．００

２０１４　 ７．７３　 １．５２　 １２．７５　 ７．５９　 ８．８５　 ９．３２　 ８．０８

２０１５　 ８．９４　 ３．２０　 １３．０１　 ７．８１　 ６．５２　 １１．９３　 ７．２５

２０１６　 ８．４６　 ２．４３　 ９．２９　 ７．４９　 ６．９１　 １０．８５　 ６．２８

２０１７　 ８．５０　 ３．４０　 １４．４　 ７．８０　 ５．２０　 ９．６５ ———

均值 １０．７５　 ５．０６　 １３．１６　 １１．０１　 ９．６４　 １３．９４　 ９．１５

　　数据来源：根据国家统计局和国家质检总局数据计算所得

三、“互联网＋”背景下中国传统制造业如何转型升级———基于“新型化”分析视角

“互联网＋传统制造业”＝传统制造业“新型化”。“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就是与互联网
深入融合，实现传统制造业“新型化”。

（一）传统制造业“新型化”的历史分期
理论是实践的先导。事实上，中国传统制造业随着传统制造业“新型化”的理论认识逐步深化而不断转

型升级。《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２００２）中首次提出“走新型工业化道路”，由此开启了我
国传统制造业转型之路。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新型化”是在实践演化中不断发展的，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
阶段性特征明显，在不同的发展阶段，转型升级的内涵和重点会有所不同，与之相应的技术经济范式也有差
异。从期刊发表文献的计量来看，以篇名＝“新型工业化”，来源类别选择全部期刊，时间节点为１９８０－２０１８
年，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进行精确检索，共检索到了４４６５篇文献，其中２００２年是研究起点，当年共检索到４２
篇文献，之后逐年增加，２００７年最高，文献量达到了３１７篇；之后逐步递减，２０１５年是一个拐点，下降幅度较
大，较上年下降了５０％。“新型工业化”的研究从热到冷，在于新型工业化认识的深化，在于“两化融合”的理
念提出。以篇名＝“两化融合”，来源类别选择全部期刊，时间为１９８０－２０１８年，在中国知网（ＣＮＫＩ）进行精
确检索，共检索到了１１９５篇文献，其中２００８年是研究起点，共有４６篇文献，正好对应“新型工业化”研究的
转折拐点，之后逐步增加，到２０１５年达到了最高峰值（１４４篇），之后随着“互联网＋”的提出，与“两化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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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的研究文献开始递减。以篇名＝“互联网＋”并含“制造业”进行检索，共检索到２０６篇文献，２０１５年是
研究起点，当年研究文献５０篇，之后逐年增加。据此，可以将中国传统制造业“新型化”过程分为“新型工业
化”、“两化融合”、“互联网＋制造业”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新型工业化时期。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业化促进信息化，

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优势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化道
路。在这一时期，有学者认为，新型制造业或新型工业化是依靠科技创新减少环境污染、降低能源消耗、提高
经济效益，实现产业可持续发展，就是以人为本、科技创新、环境友好和面向未来为典型特征的制造业（李廉
水和周勇，２００５）［１８］。发展新型工业化是以科技创新为动力，以人的发展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注重劳动者
素质和能力的提高，强调生产与生态的平衡，发展与环境的和谐，坚持高效益、高技术、高效率、低排放、广就
业的价值取向，是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面向未来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基于此认识，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新
型化包括经济创造能力、科技竞争能力和环境资源保护能力三个维度。其中，经济创造能力是发展基础，科
技竞争能力是核心，环境资源保护能力是关键。唐德才等学者（２００７）还根据新型工业化的实践，将环境资源
保护能力进一步分解成能源和环境指标，并从经济、能源、环境和科技角度阐述了新型工业化的四维内
涵［１９］。随着实践和研究的深入，新型工业化的理论认识得到了进一步拓展，在已有三维、四维基础上，扩展
到五维，增加了制造业社会服务能力，即经济创造能力、科技创新能力、能源节约能力、环境保护能力和社会
服务能力（李廉水和程中华等，２０１５）［２０］。这些研究文献为我国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发展提供了理论先导和指
引，也为如何做大中国传统制造业提供了抓手。
第二阶段是“两化融合”时期。在这一阶段，党的十七大报告为中国传统制造业的转型升级指明了新方

位，提出了“两化融合”的指导思想，即通过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中国传统工业由大变强。为了加
快推进“两化融合”工作，还组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化与信息化部。这一时期，中共中央相关的政策文件
中，工业化与信息化深度融合成为了高频词汇。有学者认为，传统制造业“新型化”的本质内涵和实施路径就
是“两化”融合（童有好，２００８）［２１］，这标志着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路径方面的学术研究开始发生转向，从
新型工业化转向“两化融合”，其中“两化融合”的概念和评价指标体系成为此阶段研究的焦点。通过梳理相
关文献可以发现，有关“两化融合”的理解存在两种代表性的观点（谢康和肖静华等，２０１２）［２２］：一种观点认
为，“两化融合”是工业与信息产业的融合，表现为信息技术广泛应用于制造领域，对传统的技术方式、产品品
质、组织管理模式等方面进行改造，并形成新的技术密集型制造产业。这种观点更多强调信息技术在中国传
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中的催化作用；另一种观点认为“两化融合”的本质是工业化与信息化的相互促进、相互交
融，是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信息技术与工业技术的融合。这种融合可以促进信息经济、知识经济以及智慧
经济不断深化发展，能够产生大数据、云计算和物联网等新技术，推动工业创新。这种观点更加强调两者的
交互作用。还有学者从“两化融合”的评价指标体系、政策建议等方面进行了研究。比如，龚炳铮（２０１０）从融
合的广度、深度及融合的效益等方面构建了融合度综合评价指标体系［２３］；王晰巍等（２０１０）构建“两化融合”
系统模型，从动力、政策和支撑等方面分析了“两化融合”的关键要素［２４］；张玉柯和张春玲（２０１３）从“两化融
合”的基础设施、应用水平、人才建设、融合的效益等维度构建指标体系进行了综合评价，并提出了政策建
议［２５］。
第三阶段是“互联网＋”时期。２０１５年对中国传统制造业而言是十分重要的一年。在这一年，“互联网

＋”被写进了政府工作报告，上升到国家战略层面，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磅文件，引起了社会各界强烈反
响。比如，《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国发［２０１５］４０号）明确提到，“互联网＋”是
把互联网的创新成果与经济社会各领域深入融合，推动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和组织变革，提升实体经济创新
力和生产力，形成更广泛的以互联网为基础设施和创新要素的经济社会发展新形态；要大力实施“互联网＋”
协同制造，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入融合，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强产业链之间的协作，
发展基于互联网的协同制造新模式，促进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
的《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也提到，要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色化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基
点，推进传统制造业质量升级。这表明“互联网＋”已经成为我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的重要引
擎，并由此也赋予了传统制造业新时代“新型化”的新要求。
综上，从传统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不同阶段来看，可以归纳得出以下两点结论：一是从新型工业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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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信息化带动工业化到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转变，再到“互联网＋制造业”，这标志着中国制造业“新
型化”的认识逐步深化。不同时期的“新型化”，虽然具有不同的内涵，但本质是相同的，说的都是中国传统制
造业如何转型升级、创新发展问题。二是制造业“新型化”的发展路径从新型工业化，“两化融合”，进一步深
化到“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同步发展，说明在制造业转型道路的探索
过程中，中国传统制造业“新型化”的发展路径不断清晰，发展目标日益明确。

表３　中央政府文件关于“新型工业化”的相关表述

文件名称 主要表述和标志性事件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２００２年１１
月８日）

首次采用“新型工业化”概念。坚持以信息化带动工业化，以工
业化促进信息化，走出一条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
低、环境污染少、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路子。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
规划的建议》（２００５年１０月１１日）

推进国民经济和社会信息化，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坚持节约发
展、清洁发展、安全发展，实现可持续发展。

《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２００７年１０
月１５日）

首次提出“两化融合”的概念。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
路，大力推进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促进工业由大到强。

《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２００８年３月１５） 组建工业和信息化部。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２０１２年１１
月８日）

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工业化道路，推动信息化和工业化深度融
合。

《中国制造２０２５》（２０１５年５月８日）
以信息化与工业化深入融合为主线，推进智能制造、绿色制造，
着力提升制造业层次和核心竞争力。提出促进制造业数字化
网络化智能化的目标。

《国务院关于积极推进“互联网＋”行动的指导意见》
（２０１５年７月４日）

实施“互联网＋”协同制造，提出要推动互联网与制造业深入融
合，着力提升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水平，加速制造业
服务化转型。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２０１６年５月２０日） 加快工业化和信息化深度融合，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绿
色化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技术基点。

《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报告》（２０１７年１１
月８日）

推动新型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加快
建设制造强国，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推动互联网、大数据、人
工智能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政府工作报告》（２０１８年３月５日） 把“发展工业互联网平台”写入政府工作报告。

　　资料来源：根据相关资料整理所得

（二）“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制造业“新型化”的维度
本文认为，“互联网＋”背景下中国传统制造业的“新型化”就是将互联网作为一个工具，作为产业创新不

可或缺的一种核心要素或战略性人造资源，作为一种内在驱动力量，实现传统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
和服务化发展的动态过程。
其中，数字化维度包括设计、制造、管理、营销等不同阶段的数字化，贯穿于传统制造企业生产经营全过

程。而在传统制造企业数字化转型过程中，大数据因具有海量性、多样性、高速性和价值性，是支撑传统制造
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内在驱动力。传统制造企业利用大数据，对传统的生产经营过程进行数字化再造，可以
提高传统制造业的生产效率、提升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对应的制造模式是大规模个性化定制，即在大
数据制造技术的支持下，根据消费者的个性需求，通过生产组织形式小微化、３Ｄ打印技术的应用、模块化的
生产、个性化定制云平台等路径，提供高质量产品和服务。
网络化维度是指以制造任务为中心，借助工业互联网平台，通过不同企业部门或不同企业间的协作和资

源的共享与集成，发展协同研发、众创空间、众包设计、供应链协同等模式，实现多方用户、多个维度并联式交
互，让供需双方零距离对接，有效降低资源获取成本，大幅延伸资源利用范围，形成制造全链条的网络化协
同。特点如下：一是互联网连接。华为公司在《共建全联接世界白皮书》中指出，互联网连接已成为新常态，
到２０２５年，全球将有１０００亿终端连接、６５亿互联网用户、８０亿部智能手机，这说明会有更多的制造企业和
用户将会产生连接。互联网连接将成为继土地、劳动力、资本之后又一新的生产要素。“互联网＋”时代，传
统制造企业通过互联网连接平台，可以打破地域限制，突破企业边界，强化制造业内部与其他产业间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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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资源共享和合作共赢。“＋”本身就是一种跨界，就是变革、开放和融合。“互联网＋”背景下，资源的开
放共享度决定着一个行业或企业的命运，而合作共赢的基本路径就是从“公司时代”向“社会时代”、从“公司
生产”向“社会生产”转变。在优势制造领域集中资源不断突破，在非优势制造领域选择与外部优势资源展开
合作。
智能化维度是以互联网为核心的新一代信息技术及应用为基础，以智能工厂的建设为载体，将智能制造

设备广泛应用于制造活动各个环节，形成一种具有自感知、自决策、自执行等智慧功能的先进制造模式。其
中，传统制造业“新型化”的智能化维度包括制造的智能化和智能的制造化两个发展阶段。制造的智能化就
是随着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继续沿着现有的智能制造路线不断深化；而智能的制造化最本质特征就
是通过新一代人工智能技术，增强信息系统的认知和学习能力，实现工业制造的“泛机器人化”。然而，无论
是制造的智能化还是智能的制造化，绿色制造都是应有之义。绿色是可持续发展理念在传统制造领域的体
现，是十九大五大新理念之一，是整个经济体寻求绿色发展，实现传统制造企业智能化转型的关键指标。具
体来看，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生产制造范式上，要打造绿色智能制造体系，提高资源利用效率，注重节能
降耗，突破资源约束瓶颈，实现清洁生产；二是产品质量供给上，要为消费者提供高质量的绿色环保产品，实
现绿色消费。
服务化维度是“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制造业价值创造的重塑，从以生产制造为中心转变为以产品服务

为中心，由产品主导逻辑转变为服务主导逻辑，由提供“产品价值”转变成提供“产品价值＋服务价值”以及
“产品价值→服务价值”。目前，在发达工业国家中，存在“两个７０％”现象，即服务业产值在ＧＤＰ中所占比
重达到了７０％；制造服务业在整个服务业中所占比重达到了７０％。“互联网＋”背景下，这种发展趋势更是
如此。服务化维度主要包括投入服务化和产出服务化，包括利用互联网开展远程运维、远程监控等在线服
务，以及衍生的信息服务、系统集成型服务企业为传统制造企业提供研发设计、生产制造、经营管理、市场营
销等服务。

图１　“互联网＋”背景下传统制造业“新型化”全景图

总体而言，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和服务化这四个方面的内容虽然有所差异，但具有内在一致性，都是
传统制造业“新型化”的不同方向。其中，数字化的核心是数字大脑，网络化是万物互联，智能化是人工智能，
服务化是价值链的重塑。需要强调的是，传统制造业的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及服务化这“四化”之间不是
串联而是并联对等的关系，不是绝对分离的，而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更不是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从低水
平到高水平发展的不同阶段，而是传统制造业高质量推进的不同方向，这几个方向既相互独立，但同时也有
交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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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究结论与展望

综上，结论如下：一是传统制造业是一个相对且动态的概念，在一定技术条件下，完全可以升级为先进制
造业。二是“互联网＋”背景下，中国传统制造业还“大而不强”，特别是随着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新一代互联网信息技术的发展及广泛应用，中国传统制造业依靠低成本劳动力优势参与国际分工的加
工贸易模式难以为继，而且产品质量低端锁定难以满足“互联网＋”时代消费需要不断升级的要求，亟待“破
旧立新”、转型发展。三是长期以来，中国传统制造业一直在努力探索实践“新型化”发展的路子，历经新型工
业化、“两化融合”和“互联网＋”等不同时期。而作为一种新的战略性人造资源，互联网能够成为中国传统制
造业创新发展的内生驱动力量。当前传统制造业的“新型化”就是与互联网深入融合，实现传统制造业数字
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新四化”升级。在此基础上，还需作进一步的深入研究：一是国外发达国家是否有传
统制造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服务化“新四化”并行演进的先行或类似经验，以及如何从纷繁复杂的实践案
例中抽丝剥茧一般规律；二是如何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提炼总结“互联网＋”驱动传统制造业“新型化”发展
的路径及典型模式，以及如何构建科学合理的分析模型进行路径及模式检验；三是如何从数字化网络化智能
化服务化“新四化”维度构造中国传统制造业“新型化”的评价指标，测度我国传统制造业与互联网的融合程
度，进而判断我国传统制造业是否完全具备实现“互联网＋”的现实基础和条件；四是如何遴选“互联网＋”驱
动我国传统制造业“新型化”发展的影响因素，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参考文献：
［１］魏艳秋，和淑萍，高寿华．“互联网＋”信息技术服务业促进制造业升级效率研究———基于ＤＥＡ－ＢＣＣ模
型的实证分析［Ｊ］．科技管理研究，２０１８（１７）：１９５－２０２．

［２］马化腾等．“互联网＋”国家战略行动路线图［Ｍ］．北京：中信出版集团，２０１５：１３．
［３］原磊，王加胜．传统产业改造和先进制造业发展［Ｊ］．宏观经济研究，２０１１（９）：１８－２４．
［４］黄烨菁．何为“先进制造业”———一个模糊概念的学术梳理［Ｊ］．学术月刊，２０１０（７）：８７－９３．
［５］李廉水，程中华，刘军．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及其评价研究［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５（２）：６３－７５．
［６］黄鲁成，张二涛，杨早立．基于 ＭＤＭ－ＳＩＭ 模型的高端制造业创新指数构建与测度［Ｊ］．中国软科学，

２０１６（１２）：１４４－１５３．
［７］张富禄．先进制造业基本特征与发展路径探析［Ｊ］．中州学刊，２０１８（５）：３３－３９．
［８］于波，李平华．先进制造业的内涵分析［Ｊ］．南京财经大学学报，２０１０（１１）：２３－２７．
［９］王茜．中国制造业是否应向“微笑曲线”两端攀爬———基于与制造业传统强国的比较分析［Ｊ］．财贸经济，

２０１３（８）：９８－１０４．
［１０］郑健壮，朱婷婷，郑雯妤．价值链曲线真的是“微笑曲线”吗？————基于７个制造业细分行业的实证研
究［Ｊ］．经济与管理研究，２０１８（５）：６１－６８．

［１１］潘文卿，李跟强．中国制造业国家价值链存在“微笑曲线”吗？————基于供给与需求双重视角［Ｊ］．管理
评论，２０１８（５）：１９－２８．

［１２］孙德升，刘峰，陈志．中国制造业转型升级与新微笑曲线理论［Ｊ］．科技进步与对策，２０１７（１５）：４９－５４．
［１３］苗圩．全面实施“中国制造２０２５”着力振兴实体经济［Ｎ］．学习时报，２０１７－０３－０１（Ａ１）．
［１４］林珊，林发彬．中国制造业分行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国际比较［Ｊ］．东南学术，２０１８（６）：９２－９９．
［１５］彭树涛，李鹏飞．中国制造业发展质量评价及提升路径［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２０１８（５）：３４－４１．
［１６］张磊，韩雷，叶金珍．外商直接投资与雾霾污染：一个跨国经验研究［Ｊ］．经济评论，２０１８（６）：６９－８５．
［１７］陈诗一，陈登科．雾霾污染、政府治理与经济高质量发展［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８（２）：２０－３４．
［１８］李廉水，周勇．中国制造业“新型化”状况的实证分析———基于我国３０个地区制造业评价研究［Ｊ］．管理
世界，２００５（６）：７６－８１．

［１９］唐德才，李廉水，杜凯．基于资源约束的中国制造业ＡＳＤ评价［Ｊ］．管理工程学报，２００７（４）：１２５－１３１．

８２ 金融教育研究 ２０１９年



［２０］李廉水，程中华，刘军．中国制造业“新型化”及其评价研究［Ｊ］．中国工业经济，２０１５（２）：６３－７５．
［２１］童有好．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内涵、层次和方向［Ｊ］．信息技术与标准化，２００８（７）：４－６．
［２２］谢康，肖静华，周先波，乌家培．中国工业化与信息化融合质量：理论与实证［Ｊ］．经济研究，２０１２（１）：４－
１６．

［２３］龚炳铮．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程度（融合指数）评价指标和方法［Ｊ］．中国信息界，２０１０（１１）：２１－２４．
［２４］王晰巍，靖继鹏，刘铎，马思思．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关键要素及实证研究［Ｊ］．图书情报工作，２０１０
（８）：６８－８０．

［２５］张玉柯，张春玲．信息化与工业化融合的综合评价研究［Ｊ］．河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３（４）：

４０－４３．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ＬＵＯ　Ｘｕｂｉｎ
（Ｊｉａｎｇｘｉ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Ｎａｎｃｈａｎｇ　３３００２２，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Ａｓ　ａ　ｎｅｗ　ｓｔｒａｔｅｇｉｃ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ｍａｎ－ｍａｄｅ，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ｈｅ　ｅｎｄｏｇｅｎｏｕｓ　ｆｏｒｃｅｓ　ｄｒｉｖｉｎｇ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ａ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ｃｏｎｃｅｐｔ，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ｉｓｔｉｎ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ｍａｉｎｌｙ　ｍａｎｉｆｅｓ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ｒｇａ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
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ｃｈａｉｎ，ａｎｄ　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Ｂｙ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ｔｅｃｈ　ｏｒ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　ａｐ－
ｐｌｉｃａｂｌｅ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ｉｎ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Ｒ＆Ｄ　ｌｅｖｅｌ　ｔｏ　ｒｅａｃｈ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ｃａｎ　ｂｅ　ｔｒａｎｓ－
ｆｏｒｍｅｄ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ｅｄ　ｔｏ　ｔｈｅ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ａｄｖａｎｃｅｄ．Ｕｎｄｅｒ　ｔｈｅ　ｂａｃｋｇｒｏｕｎｄ　ｏｆ“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Ｃｈｉ－
ｎａ’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ｉｓ　ｂｉｇ　ｂｕｔ　ｗｅｅｋ，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ｔｈｅ　ｎｅｗ　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ｏｎ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ｓ　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ｆｉｅｌｄ，ｗｈｉｃｈ　ｍａｋｅｓ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ｔｒａｄｅ　ｍｏｄｅ　ｏｆ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ｎｇ　ｉｎ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ｌａｂｏｒ　ｄｉｖｉｓｉｏｎ　ｏｆ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ｖａｎｔ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ｌｏｗ－
ｃｏｓｔ　ｕｎｓｕｓｔａｉｎａｂｌ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ｄｅｍａｎｄ　ｆｏｒ　ｈｉｇｈ－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ｄｕｓｔｒｉ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ｈａｓ　ａｌｓｏ　ｆｏｒｃｅｄ　Ｃｈｉｎａ’ｓ　ｔｒａｄｉ－
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　ｔｈｅ　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ｂｒｅａｋ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ｔｈｅ　ｌｏｗ－ｅｎｄ　ｌｏｃｋｉｎｇ，ｍｅｅｔ－
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ｃａｌａｔｉｎｇ　ｃｏｎｓｕｍｐｔｉｏｎ　ｄｅｍａｎｄ．“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ｕｓ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ｉｓ　ｅｑｕａｌ　ｔｏ
ｔｈｅ　ｔａｋ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ｒｏ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ｗｉｄｅｌｙ　ｕ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ｉｎ　ｔｈａｔ，ｔｏ　ｍｉｘ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ｐｒｏｍｏ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ｒｎ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　Ｄｉｇｉｔａｌ，

Ｎｅｔｗｏｒｋ，Ｉｎｔｅｌｌｉ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Ｓｅｒｖｉｃｅ－ｏｒｉｅｎｔｅｄ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ｔｒａｎｓ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ｕｐｇｒａｄｉｎｇ；ｔａｋｉｎｇ　ａ　ｎｅｗ

ｒｏａｄ　ｔｏ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ａｌ　ｍａｎｕｆａｃｔｕｒｉｎｇ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责任编辑：张秋虹）

９２　第１期 罗序斌　“互联网＋”背景下中国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研究


